【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庄礼兴教授的第二次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徐生钊  刘泽校  吴嘉荣  蔡如妆

一、采访时间

2014年5月10日上午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中心楼二楼针灸科庄礼兴教授办公室

三、人物简介

庄礼兴，广东省普宁市人，1955年出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本科医疗系；1987年攻读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专业研究生，师从司徒铃教授、靳瑞教授。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国家级重点专科针灸学术带头人；兼任中国针灸学会针灸临床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针灸学会针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副理事长、广东康复学会神经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冬病夏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临床康复》杂志、《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编委，《家庭医生》杂志顾问。中华医学会、广东省医学会、广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出身中医世家，从医30余载，长期从事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在临床中积累丰富的经验，特别擅长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及各种痛证，对中风后遗症、颈椎病、腰椎病、癫痫、帕金森病、慢性疲劳综合征等疾病有较深的造诣。在教学方面负责研究生、本科生各专业、不同层次的《针灸学》、《针灸治疗学》、《神经病学》、《老年病学》的教学工作，曾获得新南方优秀教师奖。指导己毕业和在读的境内外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50多名。负责的科研课题有：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靳瑞学术思想临床研究”、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靳三针治疗中风后偏瘫优化方案研究”和省、部级课题：改良“天灸止喘贴”治疗支气管哮喘疗效及机理研究、穴位埋线治疗全面发作性癫痫的临床研究、针灸治疗帕金森病临床研究；参与各级科研课题10余项。获各级科技进步奖5项。已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SCI2篇。主编《中风的治疗与护理》等论著6部。

四、采访记录

记：首先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老师接受我们第七届口述校史的采访，本次采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老师您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求学、工作、生活和教学的经历以及学校的发展历程。首先第一个问题，当时老师刚进入广中医学习心情是怎样的？

述：我是1978年入学的，1977年恢复高考，半年后是78级高考，是全国统考，其实77、78级都是78年入学。很有幸是1978年考上大学，那个心情是很激动的。因为我高中毕业已经整整5年了，5年中下过乡，下地劳动过，又自学过中医，也跟师学过。突然恢复高考了，并且又很顺利地考上了，那时的高考跟现在的不一样的，一百个考生当中差不多录取一到两个，考上的心情是很高兴的。

记：当时来到我们学校，老师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好像那时候学校的条件都比较一般。

述：因为之前没从乡下来到城市，也没来过城市里的高校看看。从书籍课本等资料看到，觉得大学应该是高深莫测的：有教授、有大楼。但是说实在，就是入学踏进校门的那一刻，感觉跟自己的想象是有差距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三元里校区，进大门后就只有我们现在正门对着的教学大楼，就是现在的办公楼。还有右边的图书馆，而左边现在的综教楼，原来是解剖大楼，就是3栋楼摆在那里。3栋楼往后就是比较多的学生宿舍，都是比较破旧的。最中间那块地，大门和教学大楼中间那块空地，就是现在升国旗那里，以前是种番薯的地方。想一想，怎么跟乡下有点像啊，还有礼拜四下午要去劳动，去除草，感觉就是跟想象有点差距。但是想想也理解啊，当时是百业待兴，因为文化大革命什么都荒废了。再对比中学，其实中学也是那样的情况，虽然有差距但是还能接受，最主要还是能上大学，再者就是还有那么多大师，就像当时的罗元恺、邓铁涛、李仲守、王建华、司徒铃、靳瑞教授这帮大师。当时我们住的条件很差，两百多人就挤在饭堂里面，就是现在的旧礼堂，下面是饭堂，上边是走廊。大部分男生因为没有宿舍就挤在里面，宿舍腾不出来，条件很艰苦，包括吃、住、行、环境很艰苦。但是说实在那时候有动力，有期望，就是有那么多大师，那是实实在在摆着的，感觉上大学很荣幸。

记：当时过来这边求学都住在那边吗？

述：因为我们当时入学就只有三元里一个校区，1977、1978年的招生挺匆忙，77级比我们早进来，他们是1978年3月入学的，我们1978年10月入学的，迟了半年入学，实际上整个校区宿舍是严重不足的。因为我们是匆匆忙忙招生进来的，所以学校只能临时安置，女生可能好点，我们男生只能挤在饭堂走廊就是现在旧礼堂的边上，男生大概两百人就在那里，挤了大概有几个月，再把我们转移到临时建的平房，没有厕所的，厕所在外面，这样的平房里面可以挤20到30个人，从饭堂走廊到临时建的平房住，大概前前后后有半年多到一年。然后再慢慢等到前面有学生毕业，比如75级毕业了我们才慢慢搬进去，搬进真正的宿舍。

记：照您这么说，当时那些入学时间好像跟现在不一样啊？

述：当时入学时间是乱了，现在都是9月份入学，但是1977年底就是国庆前后，打倒四人帮后马上就恢复高考了，虽然他们是1977年考试，但延迟到1978年3月份才入学，所以77级的考试和入学时间有点乱，但是1978年开始就恢复正常的高考时间。这样就变成一个1978年初入学的是77级，然后1978年秋季入学的是78级，这样就乱了，77级的延后了，78级的也延后了一点。其实我们77、78级同学都是很熟悉的，因为是同一年入学的。

记者：老师刚进学校的时候院系设置是怎么样的？我们刚才听老师您说当时您那个专业是没有分方向的，但是现在都有分方向了。

述：当时学校叫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是到1995年后才更名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当时就是一个中医学院，然后下面就是内科教研室、外科教研室、妇科教研室、针灸教研室等等，我们招进来就是中医专业，没有其他专业了。学院下来就是教研室，1977年招了一个中药班，那时候也没有中药学院，也没有中药系，等到80年代后才分系，分针灸系、中药系、中医一系、中医二系等。再后来，更名为中医药大学，因此就有了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中药学院等学院。再后来，办了综合大学了，一步一步来到现在，形成这样的状态和这个架构。

记：那当时的学校的实验条件怎么样呢？

述：虽然整个学校从环境来说比较简陋，但是实验条件个人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现在综教楼的地方以前是一栋解剖楼，解剖楼里面包括解剖、生理、病理、生化教研室，本科阶段学习的实验课例如生理、生化那些实验课都在里面。其实本科学习的实验要求并不多。当时我一进来学校感觉实验条件很不错了，图书馆也不错了，应该可以了。缺的是硬件、楼房、课室、环境，至于人才和实验这些软件设施这些都足够了。

记：我们刚才听老师说您经常会去图书馆，好像以前不像现在有电脑检索系统，那您是要怎么找到自己要的那本书呢？

述：最早的检索就是文字、卡片，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就是整个馆里面有什么藏书都在卡片上（人工制作的），分类在卡片里面，然后再分笔画，比如你要查一本书，先找它的类别，再找这本书的第一个字的笔画，从卡片里找出来，这卡片里面就能告诉你在哪一层楼，在哪间房，在哪个书架上，这就找出来了。或者是你把编号从卡片抄出来拿给管理员帮你找，有时候他会让你自己进去找。自己进去找的话就不止是找这本书啦，就有机会看其他书啦。我们的藏书是很多的，原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我们学校的前身）的藏书都转移进来。藏书是够我们用了，就是检索的手段以及管理的手段比较落后、原始。

记：当时的图书馆是不可以随便进去找书的吗？

述：本科一二年级的不可以进去，怕你什么都不懂，进去把东西搞乱了，你就把检索到的纸条递给管理员，让他帮你拿出来，给你借书、填好。记得到了高年级就可以直接进去了，那时就是真正地泡图书馆了，不是为了借书而借书。可以挨在书架旁边，我们那时没有电子书，完全是纸质书，一看看它半天，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记：老师您是否记得当初一天里大概的学习情况呢？会不会很紧张？

述：我也不知道以前的学习时间和现在有什么不同，我当过教研室的主任，感觉以前的课程很紧，课时很紧。我看过现在的课程，课程的门数应该没什么大变化，但是我们以前的时间安排得很紧，不像现在的那么松，我们基本上是上午4节课，然后下午是2到3节课，就是一天6到7节课。每周只有一个下午，我记得是礼拜四下午是没课的，刚开始的半年的礼拜四下午有劳动例如大扫除、下地除草、搞卫生。有一个下午是安排政治学习，大概除了这两个时间后，其他都是上课，当然下午的课，都是比较次要的，下午有些是实验课，比如说解剖、针灸这些实验课，课时是满满的，礼拜六礼拜天不上课 。那么自修的时间，基本上是晚上和礼拜六礼拜天。课程的安排我觉得是比较满的，课余的活动不像现在那么多，这也许是我们那时候荒废了那么多年才上大学，我们就会喜欢泡在课室，图书馆。印象当中，如果不是上课的话，也感觉好像上午到下午都是泡在图书馆里面，很少有什么课余活动、社团活动，都比较少。

记：那当时有没有学生会、团委这样一些组织？

述：有，有学生会，当时有社团的话就是一个学生会，一个团委，应该就是这两个了，因为我是属于学生会的。但活动也不是很活跃，最多就是组织出去参观农讲所啊，到麓湖公园转一转，远点就是到肇庆或者哪里去游览一下，就这些活动，不像现在的社团活动，节目很丰富。那个时候的课余活动可以说是很枯燥、单调的，学生的生活也是相当单调的，也没有像现在可以出去聊一聊，唱唱歌，活动是很少的。学生的生活除了学习之外就是学习，比较枯燥，比较单调，但是因为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我们当时是没有这种（枯燥的）感觉，已经觉得很好啦。只能说跟现在对比，才知道当时的我们活动比较少。
记：我看到有些口述校史文章的报道说我们学校曾经有南雄和海南分校，您对这两个分校有了解吗？

述：有的，在我们读书之前了，我们是1978年入学，我们的老师就刚刚从南雄和海南回来。到我们入学时，全部撤了回来，那些学校都不开办了。

记：老师您跟随司徒铃、靳瑞、张家维和杨文辉四位大师级的人物学习过，那其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个呢？

述：学校的大师包括罗元恺院长、邓铁涛院长、还有李仲守、王建华这些老前辈。其实我一开始学的是中医学专业，因为当时78级招生没有针灸专业的，只有一个中医专业和一个中药专业，中医专业招了240个人，全部算是中医专业的，针灸只是里面的一个课程，针灸的课程是我们第二年开的课。当时司徒铃教授是针灸教研室的主任，靳瑞教授是针灸教研室副主任。司徒铃教授早有名气,感觉司徒铃教授、靳瑞教授，张家维教授、还有一些教授和老师在针灸界都很有名望的。其实我是后来读研究生才真正跟着他们学习，我是中医本科毕业，留校工作后再继续读研究生，就是跟这几个大师。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读研究生的人数很少，我们那届才招了30个人左右，针灸专业只有3个到4个学生，司徒铃教授、靳瑞教授、张家维教授、杨文辉教授，这4个是导师，所以我们很有幸跟随4个导师学习。当时的情况是研究生少大师多，有机会向他们学习。对我读研阶段影响最大就是司徒教授和靳瑞教授了，因为我在读研究生之前就已经有跟司徒教授出诊，还有跟他做课题。1986年还是1987年，司徒铃教授有个国家课题，就是做针刺补泻手法的，有动物实验、人体实验还有临床试验，那时候我本科接近后期到留校那段时间刚好就跟他做课题，所以学了他的补泻手法，比较系统地钻研他的东西，还有跟他出门诊。靳瑞教授应该是我读研究生后才有机会向他学习，我的课题有“靳三针”都会围绕靳瑞教授的学术思想来开展。其实呢，几个大师对我影响都很大，因为司徒铃教授去世得早，他1993年就去世了，对我来讲我还是正在搞学术，上升的阶段，所以影响最大的就是靳瑞教授，比如说我做的国家级的课题，“靳三针”治疗中风，“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到后来针灸科进入国家的重点专科，重点专科的临床路径、诊疗方案，是我“十一五”做的大课题把一些以前的成果带进来，其实我继承得最多的还是靳老的东西。我最近在写一本书，要把名师的一些经验和技术放进去，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几位大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从本科到留校工作到读研究生都一直受到他们的学术影响。现在我在牵头一个叫做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全国首批有64家，我作为带头人，主要内容就是“靳三针”。针灸流派在全国总共有9个，我们拥有了一席之地，我也打算在这几年里面好好把岭南针灸尽量地去发扬光大，学术流派它代表岭南，把平时大家的一些学术成就、成绩综合起来，代表我们岭南的特色，在接下来这几年要做这个工作。所以回到刚刚你的那个话题，这几位教授从我读本科到我读研究生一直都影响着我。

记：我们知道老师您是中医世家，当时从家里到这边来会不会发现民间中医跟学院中医有区别？觉得学习起来简单一点还是怎样？

述：从学习来讲是轻松了一点，因为我早就学过（中医）的嘛。我从小背了上千首方歌，小时候就像背唐诗宋词那样背，背了不知道内涵。受家庭的影响，因为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中医）了，我毕业后也跟父亲学习中医，从小家里又有那种大环境，就会这样学。后来上大学就轻松了，比如说方剂我都背过了，中药我都很熟悉了，对于初学者来讲药名、中医阴阳五行那些都很生疏，对我来讲已经不生疏了，我读起来是很轻松的，因此我可以腾出时间去看课外书去看深一点。但是以前都是以自学和家传为主，很不系统，家里的藏书不会像课本那样系统，看起来很吃力，也比较难领会，最重要是没办法掌握中医的真正的精华，还有不懂得去伪存真，跟现在自学中医的情况一样。兼收并蓄，这样的话会把中医误解，我以前也走过自学中医这样的路，就是你看了以后不会去消化，不会去辨别它，上大学后最大的好处是老师讲课，教材是全国统编的，我们学的是已经是全国第五版统编教材，觉得很系统，这阶段最大的好处是这样，我们说本科教学、系统学习就是这道理了。
记：我们知道实际和理论的差别是挺大的，老师有这么多年的经验，可不可以给我们的中医学子提一些建议呢？
述：我也发现学生经常会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学生入学，特别是从中学进来，很多人觉得理论的东西很新鲜，但不好接受，前面低年级阶段还是要系统地掌握中医的“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如果是怀疑中医，好高骛远，认为西医有道理好接受，这个对中医的培养是不利的，就是没有钻进去。有时候低年级的学生在微博上和我互动，讲的东西太多不是他那个阶段应该考虑的问题，基础没有打好，问的问题我也很难解答。关键还是基础要打好，到了后面，实习、读研究生、工作，这时就要有自己的东西了。刚才讲过了，中医除了本本、理论的东西，灵活性很大，中医的精髓在于辨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中药也好，针灸也好，都必须辨证施治，必须在基础扎实的前提灵活的应用。比如学生实习阶段会照本宣科应用成方，但是到了硕士、博士阶段还在守这个方，我就会觉得你的临床实践还不够，需要磨练，好好思考，掌握个性化的东西，但是这个过程一定是漫长的。邓老说：铁杆子中医要五十年，那我不敢说五十年（笑着说），我只能说是漫长的，中医越用越灵活，往往微妙就在临床中体现出来。作为过来人，我们听到外界、西医界怎么评价中医，甚至对中医有些看法，我们不会站在一个对立面跟人家争，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地打好中医基础，发挥中医所长，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记：老师在我们学校学习和工作了这么多年，您觉得我们学校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呢？

述：如果从办学的规模来讲，包括从最开始的招生那么少（一个中医专业），到80年代初那时就扩大招生，扩建校区。到了进大学城也是一个规模发展的大阶段，办了两个校区，这个从规模上来讲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内涵的建设和学科发展是更为重要的。我感觉学科发展最快是在90年代，那时候已经对学科建设很重视啦。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定位是教学科研型。以前教学就是教书，教师要教得好、学生要学得好，毕业生质量要高，主要从教学考虑。到了90年代后注重到了学科的发展，大学里要出科研课题，要出科研成果，那就有一大批人投入到去搞学科建设。我们的知识结构、治学理念的更新就发生在那个年代。那时除了常规教学以外，我们还要带研究生、做科研课题等。我也没想到我可以搞科研、可以主持国家课题（“十五”、“十一五”）， 所以学校内涵的发展应该是90年代后，90年代末对学科就很重视了。还有另外一个不能不提的就是我们学校从1978年就开始招硕士生了，那时才刚开始恢复高考哦，1978年招第一届硕士生，针灸硕士生的第一届是1979年招的，在兄弟院校中是最早的了。到了80年代我读研究生那时候，研究生规模就慢慢地在扩大，到现在就很多啦。招生的层次扩展了，除了本科以外有七年制、研究生、博士生等，我们的博士点也很早很早就开设了。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起步早、发展快，全国很多优秀的学生就考来我们这里了。因为有些学校没有博士点，人才朝着更高层次的院校流动过来。

记：谈到教学方面的问题，老师您觉得现在的教学模式跟以前有变化吗？

述：教学模式呢，我们也体验了教改的过程。我也参加教学工作，这个我觉得也要一分为二。现在多媒体教学、启发式教学等新的教学方法慢慢地在日常教学中推广开来，不像我们那时只有一支粉笔、一面黑板，到后来有胶片的投影、多媒体。教学的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效率是在进步啦。各个学科的发展都会走这一步，这个是对的，特别是年轻教师起点较高，必须会应用这些方法。但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不能完全没有学科的特点、不能一味地追求新的教学方法。比如说很多老教师，他对现在的新手段还没掌握好，如果硬要去应用则没办法发挥他的教学特长；还有因专业而异，比如说，医学的很多需要医学临床实践，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历，课讲出来就很有吸引力，如果只按照书上则很枯燥了。还有就是手写和多媒体的节奏不同，放映速度很快，跟写黑板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因专业而异的，要做合适的取舍和结合。

记：我们学校的附属医院从建立到现在已经很久了，相信您也一定了解我们附院的一些辉煌历史，比如抗击非典、无偿救治身患股骨头坏死的好军嫂韩素云等。老师您对当时的情况有了解吗？

述：非典是2003年，那时候中医是大显身手了。大概是2002年12月底到2003年1月初，由上面一级一级传达下来的，到过年前我们就安排值班，到后来就全部传开了。整个过程感觉突如其来，有点措手不及，怎么会跟平时碰到的病例不同？那么凶险呢！当时温病专家刘仕昌教授还在世，已经80多岁了，还去省里开会，然后发挥中药的特色用中药去治疗，邓铁涛教授的处方也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广到全国各地使用，我们医院当时收了40多例而没有一例死亡，当然可能跟病情的凶险程度有关，但是我们确实是突出了中医的特色，用中草药参与在其中，中西结合，获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我们很多的医生获得了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当时病人不敢来医院，门诊门可罗雀，SARS弄得满城风雨，好像走出去就会感染。但我们一直坚守岗位，中医一直认为对于抗病毒，中药的辩证，比如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是有效的，后来我们的治疗方案也拿到香港、全国应用了。在抗击SARS的那场活动中，结论还是中西医结合的效果会比较好，以至于到后来的禽流感、出血热等病毒传染性疾病还是坚持中药的介入参与治疗。你刚刚说的救治军嫂是我们医院在得知广西部队里的一个家属，她患了股骨头坏死在各地都治不好，我们医院知道后就把她接了过来治疗，用袁浩教授中西医结合方法把她治好了，全国各大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还以这个事迹为原型，拍成了电影，在全国影响好大，江泽民总书记还接见了刘震东院长和袁浩教授 ，这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股骨头坏死的成功典范，在当时是一件拥军爱民的大事。

记：老师，我们知道学校一开始是设立在大德路那边的，这么说学校的一附院是比二附院晚成立的？
述：广东省中医院在解放前就有了。广州中医学院是1956年成立的，当时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说要有自己中医的学院学府，于是成立了老四所中医学院，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后来又增加了南京等。1956年成立中医学院后，因为当时划给我们学校的范围很大，北边到广园路，东边到了雕塑公园，西边到机场路，南边到大北立交！在学校旁边就设立了第一附属医院，一附院正式开业是在1964年。第二附属医院就是省中医。一个医院，两个名字，叫广东省中医院，也叫第二附属医院，再后来有了第三附属医院等等。

记：我们知道老师您在针灸方面的研究很多，发表过很多篇相关的论文，比如说穴位埋线治疗癫痫，针灸治疗中风偏瘫等，我们觉得十分神奇，老师可以介绍一下您做的一些工作吗？

述：我从读本科到现在30多年了，留校参与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我的学术主攻方向是针灸治疗脑病，也是我招研究生的方向。我的定位就是脑病的临床研究，我研究中风，癫痫，帕金森病等，都在我大大小小的研究课题里面，形成了一个系列。从1983年毕业，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大多数时间我是泡在临床，学术上总要有自己的特点，总结下来就是几个方向做得比较好吧。比如针灸治疗中风，我有一个“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针灸治疗中风南有靳三针，北有醒脑开窍法，东有头穴透针法，三个内容组成了“十一五”针灸治疗脑病的重大课题，总共申请了几百万的国家基金。以前我就有兴趣开展脑病研究，于是“十一五”就做了这个课题。作为针灸治疗脑病的代表，后来通过验收，拍成VCD在全国推广。后来国家要临床重点专科形成中风治疗的临床路径，因为针灸治疗中风我们有了科技项目的支撑，也是很有特色的，于是进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诊疗方案（老师指着书架上好多国家级临床方案方面的书籍）。这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它们作为临床指南，我们的诊疗方案进国家级的纲领性方案，这是“靳三针”疗法的功劳，也是“靳三针”人的骄傲。我又在这个基础上正在做了一个广州市的推广项目。我刚刚讲的中医学术传承工作室会在全国挂很多个工作站，就是以“靳三针”为主要内容的，有岭南特色。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你们刚刚提到的穴位埋线治疗癫痫，癫痫也是脑病，也是我另外一个课题，国家诊疗技术项目的专项研究，我2003年中标的通过穴位埋线治疗难治性癫痫。我当初是搞课题对照观察穴位埋线和西药治疗癫痫的效果，在研究中发现一个问题，癫痫是一种很难治疗的疾病，有一些西药常规治疗就可以了，但有25%的癫痫是不好控制的。在这个研究中发现这个方法虽然不能替代西药治疗癫痫，但是它结合西药能较好地控制难治性癫痫，这个也拍成VCD在全国推广了，因为这个我也拿了一个全国中西医结合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有就是三伏天灸。三伏天灸有很好的研究基础，从司徒铃和靳瑞教授开始，到现在有二三十年了。从我读本科开始就跟着他们在做了，我有3个相关的课题，有了课题支撑和依据，我们要拿出证据来证明疗效的客观性和可行性。最早的时候一天才做几百人，现在可以做到一天上万人，规模就发生了大变化了，变成了大型的群众性的医疗活动，最近全国成立中医冬病夏治委员会，我是副主任委员，所做的成绩得到大家的肯定，确实在这方面我们一附院和省中医是做得很好的，这个虽然不是脑病方向，但是我有兴趣去把它做好！我这几年知道自己力所能及，应该往哪里发展，大概就是脑病、冬病夏治这个范围吧。
记：1958年的时候我们的毛主席曾有批示说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提高！我们学校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您觉得我们学校对中医药的发掘程度有无大幅度的提高呢？又是怎样去发掘的呢？
述：中医药从规模、内涵建设的发展是有目共睹，今非昔比的，我们学校呢，无论从教学、科研、临床都是走在全国同行前列的。广东省，尤其是广州市，我们的中医基础是最好的，就说我熟悉的针灸，全国各地针灸病人没有我们多，群众基础没有我们好，如我们的冬病夏治三伏天灸，就能看出广东的中医群众基础是最好的，中医的发展特别快。中医讲究特色，中医有流派，民间的疗法、各个地方的特色疗法一定要挖掘，现在中医方案、临床路径都有了，但中医的辨证针对性、灵活性很强，比如中风，国家现在把中风分为五个证型，有肝阳上亢、风痰阻络、气虚血瘀、痰热腑实、阴虚风动，但并不能包括临床的证型，中医特色的东西，还不能够完全用一个纲领性、指南性的东西来概括，中医的学术特点就在这里，一定要灵活地掌握它。中医有各种流派必须很好整理，下一步要做的东西就是这个，国家的中医政策很正确，所以我愿意牵头去做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的工作。中医药发展，第一要普及，共性的东西比如医疗、教学、科研要提高，疗效要提高，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才；第二要挖掘中医内在的规律、民间中医和地方流派，提高疗效，最终共享成果。

记：（记者徐生钊转向另外三个记者）你们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的话，最后请老师给我们中医药学子一些寄语吧，相信这会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述：以我的亲身经历，中医的发展道路虽然坎坷，但只要能够坚持不懈，树立坚定信念，我相信中医药的前景是光明的！对中医药学生来讲，中医的前途靠你们，中医的美好未来靠你们去创造。
记：嗯！最后我们再次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附注：图片5幅见以下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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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庄礼兴教授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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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采访场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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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采访场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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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采访场面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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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庄礼兴教授（中）与学生记者（从左到右）吴嘉荣、刘泽校、徐生钊、蔡如妆合影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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